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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林 尘 梦

人文学院 柯诗慧

曾记得袁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袁我游荡在古
城的青石板路上袁漫无目的地穿梭于各个巷子之间遥
在路旁袁 我遇见了一位倚坐在台阶上正抽着水烟的
老者袁 他的眼睛舒服地半眯着袁 享受阳光带来的温
暖袁注意到我的目光后袁朝着我和蔼地微笑遥 老者笑
时嘴角牵动旁边的皮肤袁 那皱纹留下的痕迹就像树
干的纹路遥不知出于何缘故袁平日素来怕生的我竟鬼
使神差般地上前去与他攀谈起来遥 我们聊了许多东
西袁可惜大部分我都有些记不清了袁唯有一个话题袁
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遥 这位老者告诉我院野人的一生就
像是一棵树噎噎冶

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袁我只觉得人是人袁树是
树袁为什么非要将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棵树呢?如今
的我经历许多袁感悟颇深袁方才知晓当初老者所说的
那番话的深意遥 且看袁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袁独
一无二的袁而每棵树也同样拥有千奇百怪的姿态遥通
俗来讲就是人们口中常常提起的那句话院野世界上找
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遥 冶所以袁这人生可不就是
野树冶么钥 有的树的命运是唐太宗亲手种下的那一棵
野银杏树王冶袁朝代更替却屹立不倒遥而有的树的命运
也许是我上山时随意砍下烧火用的柴禾袁 投身炉灶
后化作烟火遥

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树袁会邂逅不同的人遥 人生
当然也有不同袁 有的人德才兼备做出了惊天动地
的大事业袁也有的人碌碌无为就这样过了一生遥 有
的人死后亦能名垂千古袁 有的人却像沙砾被无情
掩埋于凡尘中遥竟是如此袁难道渺小普通的人当真

无半点用处了吗钥不袁不对袁而我想要说的是袁人生
在世袁无论平凡或是伟大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遥 恰
似被用作烧火的柴禾袁虽然它很普通袁甚至是什么
品种都不清楚袁 可是用它蒸煮出的饭菜冒出的香
气袁我却是怎样都忘不了遥 人生就像树袁所以不管
你是价值连城的野黑檀木冶野沉香木冶或是野金丝楠
木冶袁亦或者是野小柴禾冶野苹果枝冶都没有关系袁我
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光彩袁 我们都是这世间独一无
二的野树冶遥

诗人袁枚的野苔花如米小袁也学牡丹开冶是我十
分钟爱的一句话袁拿自己举例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
艺尧厉害的本领袁更没有生得姣好的容颜遥 到现在为
止袁似乎也没有做成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遥我想我
一定是一棵很普通袁很不起眼的野树冶遥 但是袁仔细想
想好像也没有关系袁 我可以努力汲取土壤的养分茁
壮成长袁吸收阳光舒展嫩绿的枝桠袁最后学着牡丹的
样子袁开出灿烂的花遥 所以哪怕人生袁只能拥有不起
眼的短暂一瞬袁在风雨之中袁我不愿做矮小卑微的那
一棵树袁我要拼尽全力袁我的一切袁于自然中拥有属
于自己的天地遥

只记得袁那一天阳光正好袁微风轻轻掠过我不解
的眉梢遥 我疑惑地问这位老者院野为什么人的人生就
像是一棵树呢钥 冶老者吸了一口手中的水烟袋袁吞吐
出了几缕烟云袁 他并未作言语袁 而是伸出手指向一
处袁 顺着他的方向袁 我看见一棵老树挺直立于土壤
中袁它的枝干勇猛地朝着天空刺去袁树叶的影子落于
地面投出细碎的阴影遥

树似人生
政法学院 张容凤

翠 湖 采 撷

金石无声袁 却诉说着一段段动
人的历史遥 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沙溪古镇袁一块叶泷冈阡表曳的存在袁
承载着一个动人悲怆的故事遥 穿越
千年袁吾以叶吉安县志 金石略曳中记
载的 叶泷冈阡表碑曳 相关信息为索
引袁破译叶泷冈阡表曳这一承载着欧
阳修所想的野密码冶袁深入到欧阳修
的心灵深处袁 探究欧阳修的精神世
界遥

纵览九州袁漫溯古今遥文人自古
多悲凉袁野叶诗曳三百篇袁大底圣贤发
愤之所为作也冶袁被誉为中国古代三
大祭文之一的 叶泷冈阡表曳 亦是如
此遥 熙宁三年渊1070 年冤袁欧阳修 63
岁袁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袁
却依旧不尽人意遥泷冈之上袁怀着对
父母的怀念袁自身命运的慨叹袁诗人用最不饰辞藻的平白话语袁
却写出了字字血泪袁传颂千年的墓表遥

清冷傲骨袁动人悲戚遥 在看叶泷冈阡表曳时袁我深深地明白自
己不是在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袁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遥清人
孙琮叶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窑欧阳庐陵曳卷四引孙鑛语云院野不事
藻饰袁但就真意写出袁而语语精绝袁即闲语无不入妙袁笔力浑劲袁
无痕迹可求遥欧公文袁当以此为第一遥冶一千年间袁它始终活着袁血
脉畅通尧呼吸匀停袁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浴观叶泷冈阡表曳袁向
我缓缓走来的是一位文人墨客袁而不是一位文人政客遥欧阳修的
官场生活有点冷袁有点野袁甚至有点悲惨遥他三次遭贬袁针贬时弊
被贬为夷陵县令袁遭人污蔑被贬为观文殿学士袁怀才不遇被贬为
滁州知州遥 叶泷冈阡表曳中的野非敢缓也袁盖有待也冶也缘于此遥 他
一心想要等待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袁 最后却被迫在行将就木时制
下此碑遥

至情至性的碑文背后袁是野自然冶即野真冶的文学之美的最好
体现遥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宦海沉浮后袁欧阳修在书法中找寻心
灵的野庇护所冶袁他在写下叶泷冈阡表曳时袁远离喧嚣袁不求流传千
古袁但求心中安宁袁表达游子之思遥 野修不幸袁生四岁而孤遥 冶虽是
幼时丧父袁却从太夫人中听说父亲的故事院野汝父为吏廉袁而好施
与袁喜宾客曰其俸禄虽薄袁常不使有余遥 冶文贵乎真遥 即使是墓表袁
不正面溢美大写父亲的功绩袁 而是通过母亲之口来追忆父亲的
具体事例袁还原父亲的形象遥公虽不见其父袁而自贤母口中述之袁
则崇公之仁心惠政袁栩栩如生袁此为神来之笔遥

光风霁月袁朗耀千古遥叶泷冈阡表曳中记载院野是足以表见于后
世袁而庇赖其子孙矣遥 乃列其世谱袁具刻于碑遥 冶碑中记载着父亲
的野岁时祭祀袁则必涕泣冶尧太夫人的野恭俭仁爱而有礼冶 袁祖考的
野积善成德袁宜享其隆冶等事例遥 细细看来袁这些都只是生活中祭
祀和待人的一些小细节袁却尽显朴素之美遥 比起虚事甘美之言袁
此精诚之言去伪存真袁于生活小事处尽显人性光辉遥

跨越千年袁启迪后世遥古语有云院诗人不幸诗家幸遥我怔怔地
看着袁吉安美术馆内的叶泷冈阡表曳拓片没有一点声息袁只有黑白
色的线条袁玻璃的笼罩遥我与欧阳文忠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
对话遥在拓片前袁我蹲下身来细细品味每一个汉字尧每一处线条袁
感受着千年前欧阳修在风烛残年时写下碑文的场景遥 我被裹卷
着袁身不由主袁踉踉跄跄袁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遥 在这儿袁我的
感官实在不够用袁 迫不急待将此番奇景融入我的生命和写作当
中遥

疾风知劲草袁烈火炼真金遥命运的坎坷冲撞和诗人的真情汇
聚袁构建了叶泷冈阡表曳中无与伦比的终极关怀袁承载了生命即将
消逝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遥沙溪小镇的博物馆里袁叶泷冈阡表曳的
碑刻仍可寻访袁 欧阳文忠的墨宝无声端立袁 沙溪的秋叶年年飘
落袁沙溪的流水未曾枯竭遥 欧阳文忠的盛名千载不移袁在名利场
中留下生生不息的碑文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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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行了诸多旅程袁曾攀上高山袁曾跌落低谷遥
欲望断世间风景袁觅得心可栖身之所遥东闯西撞袁磕
磕碰碰无处寻得袁然不愿违心袁故怆然将己身抛于
大漠遥 荒凉使之沉寂袁浩瀚使之平常遥

一人行于沙漠袁孤独作酒袁自饮自酌袁已是习
惯遥 做一个苦行僧袁流浪之中修行袁情感不可发生袁
龟裂干枯的躯体和尘沙封埋的心袁才能适应这里的
环境遥我想这就是该有的归宿袁不曾有期待袁也不会
有失落遥 因为曾经面对过那种失落袁那是一把把飞
刀直插心脏深处后的大恐怖袁千疮百孔袁鲜血淋漓遥
然而有天袁我见到了这辈子最好的风景遥 这里本是
茫茫黄沙袁无边无垠袁在某刻停歇驻足后袁我顿然抬
头遥望袁忽一现袁花团锦簇袁美好静谧袁且富有生机
的绿洲袁就如此意外的闯入了我的世界遥 是温婉动
人袁天真烂漫袁是聪颖灵秀袁袅袅婷婷遥 此后心向往
之袁不在平静袁我明白之前苦苦寻觅袁心驰神往的袁
已经遇到了遥

我迫切地一步步拖着身体去接近袁不论是白天
的灼热袁还是黑夜的凛冽袁不论是肆虐的狂风袁还是
滚烫的沙丘袁都无法阻止我遥迸发的渴望和期待袁是
给予我的动力袁一切像是朝着美好前进遥 太阳日出
到日落袁日复一日袁每到有光亮的时候袁即可望见心
心念念的绿洲袁是珍惜幸运的遥数个夜里袁却只得捧
着寂寥的心自说自话袁 也回想这些日子的点点滴

滴院是该不顾一切加快步伐呢袁还是不疾不徐地稳
步前进钥

愈发靠近袁愈发感到不真实遥 会不会一切只是
尘心不甘赴死袁而传出的最后假象袁还是苍天悯人袁
所降下的一次过于美好的海市蜃楼遥往往清醒的思
考袁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遥 所有的迹象都在表
明袁这片绿洲袁我将无法抵达袁我依旧是不能拥有那
未曾有过的美好遥思及此处袁突然心头一重袁脚步从
慢而停袁身体猛然倒下袁一头扎进黄土袁说不出半个
声音遥

不知多久袁隐约有感阵阵声音袁滴答滴答的在
我身上袁渗进了骨骼和内脏袁是雨水袁沙漠中极其罕
有的下了雨遥我抬起了头袁看远处还是那方绿洲袁泪
水夹杂这雨水袁此刻我爬了起来袁什么都未想遥只是
依旧凝望着远方袁缓缓向前挪动脚步袁从白天到黑
夜袁渐渐消失在黑暗中遥绿洲不能向我走来袁我便向
之走去遥

无边无际的大漠袁底下深埋的都是孤独袁我已厌
倦袁无比想离开这里遥已不畏是否能抵达袁不畏是否终
究是海市蜃楼袁不畏是否一切会都消失袁留下深深的
空洞遥 只在乎眼前能感受到的美好袁只在乎这真真实
实的身边的陪伴袁只在乎现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绿洲遥
绿洲袁绿洲袁绿洲袁若此生终能到达袁我愿用余生去守
护遥 若命运是要我此生奔赴袁那我不会停止遥

绿 洲
人文学院 李芳

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袁捂着脑袋想了好久袁始终记
不起儿时母亲呼唤他乳名的声音遥

野爷爷袁您又在干啥钥 冶身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他的回
忆遥这是他的孙子袁他记得遥少年开始絮絮叨叨地说教院
野您是不是忘了袁现在是在城里了袁不能像以前那样随
意袁得讲规矩遥 冶一边说袁一边手上动作不停袁将老人留
在地上的泥脚印拖了干净遥

他看着这个熟悉的人袁 却不知为何感到了一丝陌
生遥 他对少年说院野我快不记得你了遥 冶少年不把老人的
话放在心上院野您无病无灾的袁我一直都待在您身边袁您
还能把我忘了钥 冶

可没过多久袁老人进了医院袁他真的把人给忘了遥
不仅忘了最疼爱的孙子袁连自己的闺女尧儿子都记不得
了遥 明明忘记了许多事情袁可老人口中一直念叨着野塌
方袁塌方冶袁像是在找什么遥 他的家人急坏了袁可他们之
前住的那个小山村也没有哪里有塌方啊浴 正当他们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时袁老人好像又恢复了记忆袁
他开始讲起以前的事遥

他的家乡叫做野他方冶袁方言念过来袁是别的地方的
意思遥 他小时候没觉得那里有啥袁等长大了一点袁发现
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么个小小的地方袁 心里不免开始
埋怨遥 他方尧他方地叫袁咋不真塌了呢浴 可每当这么想
时袁母亲便会隔着山头袁开始喊他的小名院野细伢子浴 细
伢子浴 你又躲在哪呢钥 来干活了浴 冶但凡他回应的晚了
点袁他就会被母亲揪着耳朵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遥 本
来以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遥

野那后来呢钥 为啥爷爷你又到了另一个小山村里头
了呢钥 冶少年坐在病床旁边袁不解地看着他遥

野后来袁后来一切都变了噎噎冶他恍惚间好像回到
了家乡袁回到了那个完好无损的家乡遥 那天他打完一背
篓猪草袁就躺在了草丛里休息袁想着母亲还没来叫袁他

就先不着急遥 那天的风吹在人身上袁无比惬意袁阳光是
那么温暖袁他就哪么躺在那里睡了一整天袁睡梦中他恍
惚觉得地在动袁 可过了一阵子便没了动静袁 他便没在
意袁继续睡了过去遥 等他醒来时袁天已经黑了袁他将打好
的猪草背上袁急急忙忙地往山那头的家里赶袁郁闷地想
着待会儿肯定要挨一顿打了遥

可当他在山上往下看时袁 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直冲
头顶袁家乡被埋在了一片紫土下遥 有不少像他这样不在
本村或是在离家远的地方干活的人袁 回去看到这副情
景袁都吓得六神无主遥 哭声尧叫喊声环绕在他耳边袁他急
匆匆地往家赶袁脚下却没了力气袁跑了一路袁摔了一路袁
鞋子早就掉了袁手上膝盖上全是伤口遥 看到被埋在土地
下的房屋袁张了张嘴想大声喊野娘冶,声音没出来袁眼泪先
掉了下来遥

他尝试着用手去刨袁可不管他用了多大的力气袁哪
怕指甲缝里挤满了泥巴袁哪怕指甲盖被掀开来袁他也没
敢停下遥 后来有同村的人发现他一身的伤袁晕倒在了废
墟旁袁就把他带走了遥

醒来的他忘了自己的过去袁 同村的好心人看他还
小就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袁 他也被小山村的一户没有
子女的人家收养袁有了新的家人袁健健康康长大遥 到后
来袁曾经的少年老去袁成了一个慈祥的小老头遥

少年听着老人讲完故事袁安静地坐在病床旁边袁他
问院野爷爷袁您要回家看看吗钥 冶

老人用那双不太清明的眼睛看着少年袁摇了摇头袁
慢慢闭上了眼遥

他方袁塌方袁是他回不去的故乡遥 年少无知时的埋
怨袁一无所知时的失落袁无所不知时的怀念遥 他方渐远袁
归处何寻遥

他 方 渐 远
政法学院 黄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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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万里而来
奔赴一场
无名的邀约
这其中的命定你我是

否知晓

始终去相信
人类与人类之间
即使永不相见

却仍有一种美丽的缘分

让你我终究遇见
掀起心里阵阵波澜
一眼便能化作樱花
飘在你的衣袂
看你不经意的笑
乱了尘世
乱了心


